
 

 

二十五 

 

早晨橙黄的阳光里，山色清鲜，空气明净，你不像过了个不眠之夜，你搂住一个柔软的肩

膀，她头也靠着你。你不知道她是不是你夜间梦幻中的少女，也弄不清她们之中谁更真实，

你此刻只知道她乖乖跟随你，也不管你究竟要走到哪里。 

顺着这条山路，到了坡上，没想竟是一片平坝，一层接一层的梯田，十分开阔。田地间还

立着两根石柱子，早年当是一座石门，石柱边上还有残缺的石狮子和石鼓，你说这曾经是好

显赫的一个部家族。从石头的牌坊下进去，一进套一进的院落，这家宅地长达足足一里，不，

如今都成了稻田。 

长毛造反时，从乌伊镇过来，一把火都烧了?她故意问。 

你说失火还是后来的事，先是这家长房里的二老爷在朝廷里当了大官，做到刑部尚书，不

料卷进一桩贩卖私盐的案子。其实，与其说是贪赃枉法，倒不如说是皇上胡涂，轻信了太监

的诬告，以为他参与了皇太后娘家篡位的阴谋，落得个满门抄斩，这偌大的宅子里三百口亲

属，除了发配为官婢的妇人外，男子就连未满周岁的小儿也一个未曾留下，那真叫断子绝孙，

这一片家宅又怎么能不夷为平地? 

这故事你又还可以这么说，要是把远处的那块半截子还露出地面的石乌龟，也同这石门、

石鼓、石狮子算做一个建筑群，这里早先就不该是个家宅，而应该是一块墓地。当然一里地

长的墓道，这坟墓也好生气派，只不过现今已难以考据，驼在石龟背上的那块石碑，土改分

田时被一家农民搬走打成了磨盘，剩下个石基，一是太厚重派不上用场，二是挪动太费人工，

就由它一直埋在地里。就说这墓吧，安葬的显然绝非平民百姓，乡里的豪神那怕田地再多，

也不敢摆这分排场，除非身为王公大臣。说的恰恰是一位开国元勋，跟随朱元璋起事，赶走

鞑子，可打得天下的功臣大都没落得个好死，能寿终正寝得以厚葬的不能不说是有独到的本

事。这墓主眼见皇上身边老将一个个遭到诛杀，终日诚惶诚恐，斗胆给皇上递上一分辞呈，

说的是当今天下，国泰民安，皇恩浩荡，文臣武将，济济满朝，微臣不材，年过半百，家有

老母，孤寡一生，积劳成疾，余年无几，挂冠回乡，聊表孝敬。等辞呈转到皇上手里，他人

已出了京城，圣上不免感慨一番，赏赐自然十分丰厚，死后还得到御笔亲批，修下偌大一座

坟墓，表彰后世。 

这故事也可以有另一个版本，离史书的记载相去甚远，同笔记小说更为靠近。照后一种说

法，这主儿见皇帝借肃整朝纲为名，清除元老，便以奔父丧为由，交权躲回乡里。随后竟装

疯卖傻，不见外人。皇上狐疑，放心不下，派出锦衣卫，一路翻山越岭而来，只见他家门紧

闭，便宣称传达圣旨，迳直闯了进去。不料他从内室爬了出来，朝来人汪汪直学狗叫，这探

子似信非信，大声呵斥，令他更衣接旨进京。他却嗅嗅墙角的一堆狗屎，摇头晃脑竟自吃了，

锦衣卫只好如此这般回报圣上，皇帝这才深信不疑，他死了之后，便赐以厚葬。其实那堆狗

屎是他宠爱的丫环用碾碎的芝麻拌的糖稀，圣上哪里知道。 



这里还出过个乡儒，一心想谋取功名，进了大半辈子的考棚，五十二岁上终于中了个末名

的榜眼，就又天天巴望递补上一官半职。谁知他未曾出阁的女儿，同小舅子眉来眼去，有了

肚子。这傻女儿以为牛黄可以打胎，拉了两个月的稀，人倒越来越瘦，肚子却一天天大了起

来，终于叫娘老子发现，一家子闹得个鸡飞狗跳。老头子为拯救声名，便也学皇上对乱臣逆

子的办法，来个赐死，将失了贞操的女儿硬是钉进棺材板里。这事情扬扬沸沸，传进了县城，

县太爷本来就为这地方民风不正烦恼不堪总怕头上那顶乌纱帽戴着不稳，正好抓了这事作为

典型，报告州府，州府又转报朝廷。 

皇帝拥着宠妃，久已不理朝政，一日兴致索然，便想起过问一下民情。朝臣秉报上这件趣

闻，皇上听了，也不免叹息一声，倒也是个知理人家。圣上这口喻立刻作为头等大事，传到

州府，巡抚又立马加批：万岁圣旨，不可怠慢，置匾高悬，广喻四乡。又快马加鞭，通告县

衙门，县太爷当即鸣锣上轿，官差吆喝，两厢回避，这腐儒老儿跪听圣谕，还不感激涕零?县

太爷又厉声吩咐：这龙言「知理人家”字字千金，快快立下牌坊，永志不忘!如此善举，感天

动地，耀祖荣宗，老头子随即赊了几十担谷，雇人打下几方石头，日夜监工，精雕细刻，辛

苦了半年，冬至之前，总算竣工，又张罗酒席，酬谢四邻，年终结算，当年收成全还帐了不

说，尚亏空四十两纹银十七吊制钱。又受了风寒，便一病不起，好不容易熬过了来年正月，

竟一命呜呼在秧田下种之前。 

这牌坊现今还立在村东口，偷懒的放牛娃总用来拴牛绳。只不过两柱当中的横题，县革委

会主任下乡视察时见了认为不妥，叫秘书告诉当地乡里的书记，改成了“农业学大寨”，石柱

上的那副“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子，则换成“为革命种田，大公而无私”的口号。

那知大寨那样板后来又说是假的，田也重新分回农民手里，多劳的自个儿多得，牌坊上的字

样也就无人理会。再说，这家人后辈，精壮的都跑买卖发财去了，那还有闲心再改它回来。 

牌坊后面，头一户人家门口，坐个老太婆，拿根棒锤在个木桶里直捣。一只黄狗在周围嗅

来嗅去，老太婆举起棒锤，狠狠骂道：“辣死你，滚一边去!” 

你横竖不是黄狗，照样前去，直管招呼： 

“老人家，做辣酱呢?” 

老太婆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瞪了你一眼，又埋头用棒锤直捣桶里的鲜辣椒。 

“请问，这里可有个叫灵岩的去处?”你知道灵山那么高远的事问她也白搭，你说你从底下

一个叫梦家的村子里来，人说有个灵岩就在前头。 

她这才停下手中活计，打量了一下，特别瞅的是她，然后扭头问你： 

“你们可是求子的?”问得好生蹊跷。 

她暗暗拉了你一把，你还是犯了傻，又问： 

“这灵岩同求子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老太婆提高嗓门。“那都是妇人家去的。不生男娃儿才去烧香!” 

她止不住格格直笑，好像谁搔她痒。 

“这位娘子也求儿子?”老太婆尖刻，又冲她去了。 

“我们是旅游的，到处都想看看。”你只好解释。 



“乡里有什么好旅游?前些日子也是，几对城市来的男男女女，把个村里折腾得鸡飞狗叫!” 

“他们干什么来着?”你禁不住问。 

“拎着个电匣子，鬼哭狼嚎，弄得山响。在谷场上又搂又抱还扭屁股，真叫造孽!” 

“噢，他们也是来找灵山的?”你越发有兴致。 

“有个鬼的灵山哟。我不跟你讲了?那是女人求子烧香的地方。” 

“男人为什么就不能去?” 

“不怕晦气你就去。那个拦你了哟?” 

她又拉你一下，可你说你还是不明白。 

“叫血光冲了你哟!” 

老太婆对你不知是警告还是诅咒。 

“她说的是男人忌讳，”她替你开脱。 

“你说没什么忌讳。” 

“她讲的是女人的经血，”她在你耳边提醒你快走。 

“女人的经血怎么的?”你说狗血你都不在乎，“看看去，那灵岩到底怎么回事?” 

她说算了吧，又说她不想去。你问她怕什么，她说她害怕这老太婆讲的话。 

“那有那许多规矩?走!”你对她说，又向老太婆问了路。 

“造孽的，都叫鬼找了去!”老太婆在你背后，这回是真的诅咒。 

 她说她害怕，有种不好的预感。你问她是不是怕碰上巫婆?又说这山乡里，所有的老太婆

都是巫婆，年轻的女人也差不多都是妖精。 

“那我也是?”她问你。 

“为什么不?你不也是女人?” 

“那你就是魔鬼!”她报复道。 

“男人在女人眼里都是魔鬼。” 

“那我同一个魔鬼在一起?”她仰头问。 

“魔鬼带着个妖精，”你说。 

  她格格的笑，显得十分快乐。可她又央求你，不要到那种地方去。 

“去了又怎么样?”你站住问她。“会带来不幸?带来灾难?有什么好害怕的?” 

她偎依着你，说只要跟你在一起，她就放心，可你察觉到她心里已经有一块阴影，你努力

驱散它，故意同她大声说话。 


